
有朋自遠方來一一

專訪蕭蔭堂教授

策畫 : 劉太平

訪問 : 謝春忠、 吳德琪

整理 : 黃暉娟

時間 : 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地點 : 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

蕭蔭堂先生 (Yum-Tong Siu), 1943年出生於廣東, 1963年香港大學學士, 1964

年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碩士, 1966年 Princeton University 博士, 曾任教

Purdue, Notre Dame, Yale, Stanford等大學, 自1982年起任 Harvard 教授迄

今。 1993年獲頒美國數學學會 Bergman Prize, 1998年獲選為美國藝術及科學院

院士。 研究領域涵蓋多複變分析、 複幾何、 代數幾何與微分幾何。

1. 什麼因素決定唸數學

吳:老師在高中或是更早以前, 是什麼內

在或外在的因素使老師決定要做數學?

蕭: 很難說有一件事或幾件事加在一起,

只是現在回頭看的話, 因為是很久以前的事,

如果要說有什麼原因的話, 第一, 我自己對數

學很喜歡的, 第二, 和其它的東西對比的話,

覺得這東西好像蠻容易的樣子; 是比較得心

應手。 基本上, 我對於理論的東西, 不是要記

的東西, 興趣大一點, 也就是說, 以科目上來

講, 如果是一些要記很多事實的, 我是覺得有

一點煩, 而且有時候你也不知道對不對, 數學

的話, 我自己可以看得出來, 可以自己去推理,

第一, 不需要拼命的去硬記東西, 第二我感覺

到很安全, 就是說我自己可以理解的就一定

對, 所以學習起來比較開心, 其實我那時候對

理論物理也是蠻有興趣, 因為你由很簡單的

公理可以推算定律出來, 當然理論物理和數

學是差不遠的, 可是我對實驗的興趣沒有這

麼大, 所以最後還是選了數學, 而且我進香港

大學念書時, 數學系有一位很好的數學家叫

王用諏, 他一直在作數學的研究, 香港那時大

學是比較屬於教學的大學, 教學方面多, 研究

比較少, 王教授還有系裡面一些教授雖然是

在這種環境下, 對研究還是很有興趣, 所以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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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時候數學系的環境很好, 因此我進香港大

學念書的時候, 就立志要當數學家。 對比來講

現在的年輕人, 選擇的機會比以前多, 很多不

同類的東西可以念, 可是如果要說看起來不

需要很多硬記的, 而且, 也可以用推理很簡單

的推出來, 很多東西都可以很簡單的說服自

己是對的學科, 除了數學及理論物理外沒有

別的, 做實驗也有一點信心, 不是很大, 也不

是說不可以做, 就是興趣沒有那麼大, 而且我

念香港大學的時候數學系有很好的人才, 所

以我就決定做數學。 我記得我開始對數學有

很大的興趣是在小學的時候, 有一年暑假, 比

我高年級的學生, 有一個叫王慕貞, 他現在還

在那個學校裡面, 他那個時候是比我高三四

級的, 他就開了一個暑期的講習班, 義務的,

開始教歐幾里德的幾何, 那是比正規課程早

一點的內容, 但我就很受他吸引, 這樣一步一

步推出來, 知識是什麼很容易判斷, 我就覺得

很安全, 我最近還見到他, 我當時在澳門的培

正中學念書, 他現在在那兒當教務主任, 他邀

請我回去看看, 給學生演講, 當年的那件事我

記得很清楚, 因為那一點對我來講吸引力很

大, 就是, 由很小的東西推理, 而知道的東西

真的是對的。

2. 香港中上教育的環境

吳: 老師覺得香港的中等教育的環境有

什麼優勢?

蕭: 我小的時候在澳門念書。 我在廣州

出生, 小的時候在一所叫培英的學校念書, 我

記得小學一年級走路去念書, 念完了一年級

之後, 四九年紅軍接近廣州, 我父親就說要

避一避, 所以就去了香港, 本來只打算去一段

很短暫的時間, 打完仗就回去, 因為那時軍閥

很多, 常常打仗, 可是後來他覺得這一次好像

和以前不大一樣所以就沒有回去, 他覺得香

港是比較不適合小孩子成長的, 所以送我們

去澳門, 澳門是比較安靜, 現在也是, 所以我

就進澳門的小學念書, 一直到念完了初二, 後

來轉到香港念書, 也是進學校念書, 那時也

有很好的數學老師在那兒, 我記得以前教我

的老師, 鍾維光, 諸大夏 . . . , 對學生有很好

的啟發, 他們本身和培正的關係也很密切的,

培正培養出來的常常在國內北京幾個大學念

書, 畢業之後再回來教書, 所以當時學校對數

理很注重, 而且一九五七年時, 楊振寧及李政

道拿到諾貝爾獎,蘇聯又放了 Sputnik 上去,

整個世界對數理科學很看重, 所以當時大家

對那些東西很有興趣, 和我一塊的同學有幾

個也是對這方面很有興趣, 時常在一起討 論,

氣氛非常好, 現在情況如何, 事實上我不大清

楚, 因為距離很久, 已經有很多變化。 不過這

個中學教育的內容怎麼樣, 是否和以前相同

誰也很難說的, 有一點就是, 在香港念書的人

口不多, 所以資源比較充足, 可是現在念中學

的比較多, 念大學的也比較多, 因為念的人多,

一般來講, 有這個趨勢把水平拉低, 除非你特

別有一群精英訓練, 現在香港他們都在辯論

中學教育改革的問題, 內容我不大清楚, 不過

我有幾個朋友都是在中學教育裡面擔任重要

的角色, 我個人雖然沒有第一手經驗, 但聽他

們說到很多, 可是詳情不大清楚。

謝: 順著這個問題, 香港的人口幾乎是

台灣的四分之一, 可是優秀的數學家卻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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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的好幾倍, 我想了解一下是不是中學以前

或大學之前的教育不一樣, 或是整個社會環

境使然? 我個人感覺在科學文化上, 香港似乎

比台灣高。

蕭: 我覺得幾個特例是很難和整個社會

發生關係的, 幾個人有特殊的機緣也是有的,

幾個特殊的人物是很難和整個教育系統拉上

關係的, 如果你是說一般人好很多的話,那可

能是政策的問題, 當然有沒有整個措施來幫

忙特殊的人物, 培養幾個特別好的人, 那又和

一般的教育系統教育制度拉不上關係的, 這

要分開來講, 教育制度是應用在一般人身上,

對於一些特別好的人, 你這個社會有沒有特

殊的制度來培養獎勵這小部份的人, 那完全

是兩碼子事,

謝: 那我希望了解任何可能, 培養數學

家為何香港做得到而台灣做不到?

蕭: 有一點, 你不要講整體教育制度, 這

是培養幾個人的問題, 如果你看一看年紀, 香

港因為沒有當兵的問題, 而且沒有特別的限

制說你可不可以出國, 所以比較年輕的有機

會出去, 我猜測這可能有一點關係, 因為第一

數學這種東西一定要比較年輕的做, 他幹勁

很大時, 你又叫他去當兵, 花了好多年, 可能

興趣已經沒有了, 或者發展別的興趣去了, 見

過了世面可能覺得不一樣。 出去的話, 年輕人

可能學習東西還是快一點, 這是有可能的, 因

為我見到和我同時的臺灣學生年紀都比我大

好幾年, 所以香港這方面可能是有一點優點,

中國大陸以前出去是有問題, 現在怎麼樣, 我

不大清楚, 還是沒有香港出去這樣簡單, 臺灣

現在是不是年輕人可以出去也不見得, 我記

得我的朋友楊維哲的兒子楊柏因很年輕就可

以出去是因為他是美國出生的, 楊柏因他是

很特殊, 但是台灣也有可能有和他一樣特殊

的但卻沒有機會可以出去, 我知道臺灣好像

有一個天才的計劃, 我記得我在耶魯教書時,

我碰到一些在音樂上有特殊成就很年輕就可

以出去的, 以前是不是有一些? 我不知道現

在在數學或其他方面是不是可以早一些出去。

當然現在台灣慢慢有一些好的數學家來培養

人才也不一定要出國去, 和以前對比也不一

定出去是很重要。 台灣以前也不是沒有好的

人才, 比方說項氏兄弟就是很有名的,那時我

剛念書, 已經聽說他們在普林斯頓很有名, 當

然他們出去年紀已經相當大了也很有可能。

3. 如何準備做好的數學

吳: 對於已經立志要做數學的大學生或

研究生, 怎麼樣準備做好的數學?

a. 基礎很重要

蕭: 這個問題要分開幾部份來回答, 第

一, 基礎的東西很重要, 比如說, 通常選這條

路的人都很有天份, 這條路競爭也很厲害, 大

家天份相當時, 第一就是基礎的問題了, 有

時候你以為自己懂了其實並不是很懂。 我在

普林斯頓念書時也碰到這樣的情形, 有一些

從小就很好, 而且他們也很急進, 就是要很快

很快, 所以就拼命很快就吸取很多技術。 可是

有時如果太急的話, 自認為懂的其實不懂, 最

後聽到很多理論, 也可以將名字講出來, 就似

是而非的以為自己懂, 和別人談, 別人也以為

他很懂, 可是真的要將這個細節寫出來時, 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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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辦法寫出來, 而且真的到了關鍵的時候, 沒

有辦法做, 這是基礎訓練的問題。 所以有時你

要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懂。 相反而言, 如果你是

花太多時間在你已經很懂的東西上, 要讓它

更懂, 那個回報率是很低的。這一層是很重要

的, 尤其是對有天份的人, 覺得想要很快吸收

很多東西, 有時候吸收得太快反而消化不良。

我見了很多原本念了很多很多, 以為自己懂,

可是最後失敗沒有辦法繼續下去的例子。 所

以大家不要太急進, 也不要在一個已經懂得

差不多的題目上花太多時間, 因為回報率太

低了。

b. 最重要的是要多思考

第二個也是最重要的其實還是要多思

想, 就是說你看到一個東西, 別人已經做了,

你可以接著別人做, 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重

新自己做, 你就以為自己懂得很多了, 可是最

重要你還要想, 這樣是不是最好的, 還有什麼

地方可以改進的, 在這方面如果多想, 而且和

你以前學過的東西對比是否有關係, 對明瞭

這個東西很有用, 而且以後做研究也是同一

條路, 因為很少人是厲害到能夠自己一個人

坐下來完全想出來的, 大部份都是改進別人

已經做過的東西。 還有你碰到一個問題, 有

時解決的時機到不到也是一個問題。 因為有

時解決那一個問題的工具在那一個時空是齊

的, 你第一個將這些工具放在一起,那問題就

解決了。 你很厲害, 你不需要工具, 工具都自

己做出來當然很好, 可是這種人是很少很少

的。 一般都是用前人花了很多力氣才弄好的

工具, 你把它放在一起。 那你可能會問, 為

什麼別人不先用這個工具, 那是因為有很多

東西原本在不同的領域, 別人看到覺得沒有

關係, 可是你多記多想的話就會發現,這事實

上是有關係的。這是和個人背景有關,這會影

響一個人看東西的角度, 所以會對一些工具

特別敏感, 別人看起來無關的工具, 他看起來

就是有關係, 所以很多研究都是這樣做的。 當

然若你沒有看出來的話, 錯過了機會, 別人拿

去, 別人就做了。 學東西也是同樣的道理, 你

看一個方法, 就看可不可以推廣改進, 你不見

得能做出, 可是你多思想對那一個方法就多

了解一點, 你也可以思考在兩個很不一樣的

地方的兩個方法在想法上有什麼關係。 掌握

這個是很重要的, 年輕人有時因為太忙, 也沒

有安靜下來想東西。 我不知道台灣如何, 在東

方來講, 一般而言時間很重要, 一直在學, 在

看在記, 靜下來想東西的時間卻很少, 所以要

多做一些。

c. 要多和別人談

還有一點就是, 你和別人談很重要。 我

自己以前念書, 要念一個東西要坐下來看很

久才明白一點, 其實裡面有許多東西, 要不要

看你也不知道, 但如果你和一個看完的人談,

雖然他記得的東西不是百分之一百, 但他記

得的東西通常是最重要的東西, 所以和別人

談比你自己學東西快很多。 而且別人看東西

的角度不一樣, 你自己覺得重要的和別人覺

得重要的會不同, 這當然和背景是有關係的,

多交談有時你也會覺得自己懂得的深遠許多。

我記得我剛去普林斯頓念書的時候, 那時是

沒有基本課程的, 教授教的都是比較高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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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屬於它自己做研究的東西。 我記得有一個

教授開玩笑的解釋說: 教授講課事實上不是

為學生而是因為他想要把自己做的研究講出

來。 意思就是說那些基本的東西你要自己想

辦法明白, 那並不是他的責任。 所以我一進去

就找到三個和我程度背景差不多的人組成研

習班, 我們四人一塊打網球, 現在回想覺得幫

助很大, 因為每個人看完了就講。 所以討論很

重要, 而對興趣的增加也很有作用, 有時志趣

相同的人談談也是很好的。 所以我在準備方

面提出這些建議, 至於教育系統, 我覺得是不

用擔心的。

4. 如何選擇研究題目, 如何克

服繁瑣的計算

吳: 如何選擇研究的題目?

蕭: 研究的題目很多都是以前有人提出

來的。 年輕開始做時經驗不多,一開始都是導

師和你提一些題目, 然後考量興趣, 去看相

關的文獻然後開始做, 論文指導老師大致上

就是這樣。 後來慢慢自己在研究時就會看到

有些結果應該是會繼續發展, 自然的路是如

何, 也許你會跟著別人的路走, 順利的話, 就

一起發展了整個領域。 有時就碰上一些難題,

這些難題就算沒法做, 你也記著題目, 提出來

同時也聽別人講。 有時差不多同一個題目會

在兩個不同的觀點被提出來, 所以很多時在

彼此討論開會看文章時, 慢慢會有體悟, 最近

Clay Mathematics Institute 提出了七個

百萬金元的題目, 這些是比較老的題目, 其實

不是如此大的題目還有一大堆, 通常我說的

是繼續發展某一領域理論所碰到的題目, 而

你在開會時提出, 別人也提出, 所以開會或使

用電子郵件來交流是很重要的, 如果很多人

都覺得這個題目重要, 覺得有趣, 那就會有很

多人去那方面研究, 自然就有發展, 題目在很

多人手上流來流去是很自然的事。

謝: 有時覺得算的東西像無底洞, 心理

上沒辦法克服, 老師您算的能力很強, 請問老

師是如何養成算的習慣, 把算的東西當成很

快樂的事情去研究?

蕭: 運算這種東西也不是算的時候每一

步都自己做出來的, 很多時候, 運算的某些

部份零件原本就很懂, 這就好像說話, 我們說

話時, 很多句子都是背出來的, 比方說使用成

語之類, 算的時候也一樣, 事實上裡面很多方

法、 運算技巧, 很多小部份已經見過很多次,

其實是已經習慣了。 還有看這些算的東西是

有動機的; 有一些幾何或其它的動機的, 當

然這些動機和這些零件也是連在一起的。 真

的碰運氣也是有的, 但這樣成功的機會不是

很高, 錯的機會很大。 我常常也這樣做, 有時

做到沒辦法了, 不服氣, 就可以說是胡來了。

這樣就沒有東西主導你, 盲目的做, 有時是

可以弄出東西來, 可是基本上錯的機會很大,

有時算得很累算不出來, 想算完再睡, 好不容

易算完去睡,第二天醒來發現是錯的。通常我

就算盲目的算一些東西出來, 我還是要回頭

去看看有啥道理在內, 否則我還是不大相信

的, 要找其他方法再算。 所以你見一個很複雜

的文章, 事實上並不是這樣, 就像你見別人寫

文章, 或是學習新語言覺得很複雜很了不起,

可是那文章事實上是很多不同的零件拼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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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連結在一起。 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

不怕算。 很多人找一些捷徑, 就是將現成的部

分串在一起, 有時這些東西放在一起是很好,

可是多半都會只是很膚淺的東西, 而這些很

膚淺的東西是很難得到有意義的結果的。 如

果你很懶, 就天天找別人的東西放在一起, 如

果你真要動手做, 就要不怕困難, 但也不要盲

目的做, 一定要做一些深入的東西, 同樣的,

一些結構事實上都是有理由的, 要慢慢研究

出來, 要不怕算, 這很重要。

5. 如何選校

謝: 老師曾在 Purdue, Notre Dame,

Yale, Stanford 待過, 請您對年輕學生如何

選校, 如何選擇學習領域作一些建議。

蕭: 選學校時要注意教授的能力、 領域,

還有教授帶學生的做法, 教授和其他同行的

關係, 很多因素, 好的學校通常領域的焦點很

多, 焦點也不一樣, 第二點是學生的素質。 尤

其於剛開始時向教授學習的機會沒有和同學

相互學習的多, 例如我在普林斯頓時根本沒

有基本課程, 以後很多的討論課和同學的素

質也有很大的關係, 當然好的學校收的學生

也比較好。 另外就是學校內的傳統, 研究生的

環境如何, 是否對研究生很好, 是不是要拖很

久才能畢業,這些因素都可列入考慮。至於選

領域, 我想除非學生在台灣對所有領域都涉

獵過, 準備得很好, 懂得很多東西, 不同的領

域都涉獵過, 真的知道自己的興趣, 那麼領域

當然是很大的因素。 可是對大多數的學生而

言, 在這方面並不是很確定, 所以可以等去了

再選, 好的學校通常在各主流領域的相關部

份都有研究的人, 通常興趣不是這樣窄的, 可

能都只是對例如代數、 分析、 幾何、 這樣的大

領域有偏好而已, 如果領域範圍很大的話, 在

主流的學校一定找得到研究領域相差不遠的

人, 所以你去了那個地方才決定領域也可以,

因為那些地方有許多 seminar, 你和別人談

也會知道自己喜歡啥東西, 所以, 選好學校絕

對沒有錯。

吳, 謝: 謝謝老師接受我們的訪問。

—本系列專欄策畫人劉太平為中央研究院數

學所所長, 訪問人謝春忠、 吳德琪為本所研究

人員, 整理人黃暉娟為本所助理 —


